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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1 日晚 9 时 20
分，蒙面暴徒持刀在云南昆明火
车站广场、售票厅等处砍杀无辜
群众，截至3月2日1时，这起恐
怖暴力事件已造成 29 人遇难、
140余人受伤。公安干警当场击
毙4名，击伤抓获1名暴徒。目前
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
力恐怖团伙案成功告破，其余3名
已落网。

消息传来，震惊华府。刀砍
在无辜者身上，疼留在所有善良
者的心上！大华府侨学界强烈谴
责极端恐怖分子的暴力行为，并
呼吁中国政府，依法严惩恐怖暴

力分子，还受害者家属和全国人
民一个公道。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
的古老民族，千百年来，各民族人
民长期共存，肝胆相照、荣辱与
共，和谐发展。然而，一场突如其
来、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不仅让
29条无辜生命被断送，而且企图
让中国蒙羞。这群恶魔让可爱的
孩子失去了母亲，让慈祥的妈妈
失去了儿子，让善良的妻子失去
了丈夫，让温馨的家庭瞬间土崩
瓦解，罪恶昭昭，天理不容。

恐怖暴力分子是全社会的共
同敌人，他们所挑战的，是人类社

会共同的秩序和文明底线,为现代
文明社会所不容。恐怖暴力犯罪
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类道义，手
段残忍，危害极大。13亿中国人
民和海外侨胞必须同仇敌忾，以
坚定地态度，有力的措施，坚决予
以打击。同时，我们要正告那些
企图通过暴力手段达到颠覆、分
裂祖国的少数极端主义分子，维
护国家的团结稳定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暴力吓不倒渴望和平
的中国人民，恐怖只能加剧他们
自身的灭亡。

愿逝者安息，愿伤者平安，我
们与昆明同在！

三月八日下午，半杯清茶社在
波多马克社区中心举办公开讲座，
特邀王晓岷博士演讲中美关系。
王晓岷博士是美国国务院资深外
交官，自2011年1月起担任驻北京
使团副团长，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
的副手，2013年 8月卸任，现任美
国 国 务 院 主 管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事务的高级官员。在近三
十年的外交生涯中，王晓岷博士长
期履职亚洲，足迹遍及远东地区，
并访问了除西藏、内蒙古之外中国
所有的省份，曾参与涉及中国的重
大决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和现状
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征得王
先生和半杯请茶社同意，特将讲座
主要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价值观不同，两国难
成哥们

我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94年，
曾先后在上海、北京、香港、台湾、
新加坡等地工作，2001 年到 2005
年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做经济参
赞 ，2011 年 到 2013 年 任 公 使 。
2011年是洪博培大使请我去的北
京，四个月后，他辞去大使工作回
美国竞选总统。骆家辉大使 2011
年8月上任，没有炒我的鱿鱼，帮他
做了两年多的使团副团长。我从
事外交工作3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
远东。即使在国务院工作，负责的
也都是亚洲事务。

1979年5月我第一次跟着母亲
去中国大陆探亲，那时候两国刚刚
建交，此时距她1949年离开大陆已
经过去了整整30年。那时候，中国
人都骑着自行车，穿着也非常简
单。从 1979 年到现在，中国在经
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巨大的
变化，中美之间的变化也很大。那
时候，两国的贸易额几乎为零，而
现在已经达到 5000亿美元。去年
来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是23万，
加上旅游的人数有一百多万，而去
中国旅行和做生意的美国人差不
多也是这个数。从两国几乎没有
往来，到每年有将近两百万人相互
往来，这个变化是惊人的。从政治
角度来说，两国元首的接触也非常
频繁，双方交换意见的机会也很
多，这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两国之间的波动也不
少，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记得在
2011 年，美国再次向台湾提供军
售，那时大使不在，我作为临时代
办，凌晨三点被叫到中国外交部挨
训。当时接见我的是时任外交部
副部长，现在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先
生和几位司长，其中包括现在驻美
国大使馆公使陆慷先生。除此以
外，还有西藏的问题，只要总统一
见达赖喇嘛，我凌晨就会被叫去挨
训。幸运的是，不久前奥巴马总统
见达赖我已经离开了，接替我的那
位老兄将代我受过。我这次在北
京三年，最紧张的是陈光诚，以及
钓鱼岛问题。中方认为，我们是站
在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背后进行
挑衅，钓鱼岛有什么事，南海有什
么事，我们都会被叫去挨训。

我认为，三十年来，两国关系
总的来说是积极的，但一直存在问
题，有时甚至很危险。比如 1989
年，因“六四事件”两国险些断交，
只所以最后没有断，是因为老布什
总统的坚持。他认为两国绝对不
能断交，应保持与中国的来往。现
在看，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我经常问自己，两个国家为什
么总是磕磕绊绊，时好时坏？我的
答案就是，中美关系不可能没有波
动，尽管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
特别是在贸易上，但在价值观方面
远远没有达成共识。我们与中国
在个人自由、人权等问题的看法上

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无论是台湾，
还是西藏问题，以及陈光诚、刘晓
波等等，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出发
点都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由和权利，
而中国认为是干涉内政。因此，出
现了许多矛盾和分歧。

希拉里在这方面非常积极，无
论发生任何问题，她都会公开、直
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克里在
这方面就显得比较婉转，做法也更
加外交。1995年，希拉里参加在怀
柔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就
讲出“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她
讲话一直非常直，不绕弯子。我记
得，2012 年 9 月她途径北京参加
APEC会议时，曾经直接问我，她这
样直接了当地讲话应不应该？我
说应该！我对她说，尽管美国也有
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这
里，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和人权被
视为最重要的，假如没有这些，我
们就不是美国。美国是一个开放
的社会，有话就讲，有意见就说，它
体现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
这方面，我们与中国政府有很大的
不同，与其避重就轻，遮遮掩掩，不
如直接了当，有话就说。

因此，我认为中美两国出现问
题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价值观的不
同。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进行合
作，但如果在基本价值观上有分
歧，就很难有信任。我们周围的很
多人不喜欢中国，不是因为他们对
中国缺乏了解，而是打心眼里就不
信任你。比如说，如果你认为某个
人不道德，经常说谎，你怎么能够
跟他好起来。双方可以来往，可以
做生意，但真的能够志同道合吗？
真的能够做哥儿们吗？

站在中方的角度看问题，自
150年前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八
年抗战到现在，他们始终受到外国
人的欺负，强烈的民族感使他们觉
得，其他国家做的任何对中国不友
善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在欺负中国，
而不会从价值观上找原因。正是
这种意识上、看法上的强烈反差，
才是造成两国关系波动反复的重
要原因。依我看，两国关系十年、
二十年不会有根本的改善，但从长
远的角度，我还是比较乐观。我在
中国工作十几年，与学生和 NGO
（非政府组织）有过很多接触。我
发现他们的思想非常开放，有些想
法甚至让你感到吃惊。比如有一
年使馆举办“开放日”，我与很多年
轻朋友谈到中国的腐败问题，贫富
差距问题时，有位女学生站起来
问，中国是不是需要革命？她的想
法吓了我一跳，我对她说，要不要
革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只想告

诉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需要付
出代价，而且未必成功。

我还接触过一些记者，他们多
数都是政府控制的媒体。我曾经
问他们，面对这样那样的限制，该
怎样工作呢？他们回答，你说得没
错，我们的很多东西也许根本无法
发表，但不能限制我们去写，不能
控制我们的思想。他们的这些话，
让我明白，他们的头脑都很清醒。
我由此相信，总有一天，他们可以
说他们想说的话，发表他们想发表
的东西，因为他们一直在努力。也
就是说，中国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
并没有因为各种限制而减少，相反
在逐步增加。我相信，随着时间的
推移，中美两国对于价值观的理解
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会慢慢接近，
从而使双方的共同点越来越多，分
歧越来越少，波动越来越小。

民族感太强，或成消极
因素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与生俱
来强烈的民族观给人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前不久我去上海，见到
许多老朋友，大家在一起聊天，说
起中国国内的问题，意见空前一
致，但一说到钓鱼岛，看法就截然
不同了。

从大学开始，父亲和我之间常
有书信往来，这本书里（指《家书》）
收录了父亲给我的十六、七封信，
其中有一封信，谈到我要不要加入
美国籍的问题。我 1964年来美国
不久就拿到了绿卡，直到1975年才
加入美国籍。父亲在谈到这个问
题时，说他曾经非常保守，数年前
一位侄子准备从福建搬到广西，都
被父亲指责为忘本。后来他自己
不仅离开了福建，而且跑到美国，
成为美国人。父亲说，我们在美国
生活、工作，就应该对这个国家有
一份责任，也要享受美国的权利。
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对社会有贡
献，对别人有帮助就够了，不需要
强调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我从小在
菲律宾长大，朋友当中既有华人，
也有菲律宾人。即使是住在马萨
诸塞那个小镇，也从来没有想过这
里只有我们一户中国人。

后来我在做公使的时候，在接
受采访时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作为华人，你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工作有什么看法。他们似乎过分
在意我的肤色。我在诧异之余，会
告诉他们，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
因为是华人与大家有什么不同，而
且从没有因为肤色影响我的工

作。但在之后的微博上你会发现，
不断有人指责我是数祖忘典。

之所以谈这个问题，并不是因
为民族感不好，而且觉得民族感应
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不是
排外的民族感，不是歧视别人的民
族感。假如是积极的，它会成为一
种力量，反之就会成为社会进步和
发展的障碍。

我是读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回
头看看历史就会发现，不止是中国
人有民族感，想想当年德国人对待
犹太人，想想英国人、法国人对非
洲人的做法，想想日本人对待中国
人的做法，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当一个国家的民族感过
强，过分消极的时候，它带给人类
社会的悲痛将是灾难性的。

最近在飞机上看了一部电影，
叫《自由之路》，描写的是南非黑人
领袖曼德拉的故事。几十年前的
南非，白种人对黑种人的做法非常
残酷，曼德拉作为其中受迫害最严
重的一位，曾在监狱度过了 27年。
他出来后，很快就与他的第二个太
太温妮.曼德拉分手了，原因之一就
是温妮怀有强烈的民族感，报仇几
乎成为她生命的全部。可曼德拉
不这样看，他说，白人对我们不好
是因为我们的皮肤是黑的，但我们
决不能因为白人的皮肤是白的而
对他们不好，否则就等于接受了他
们的想法和做法，这也是曼德拉的
伟大之处。

在王先生的演讲告一段落后，
听众们纷纷提出各种问题与王先
生讨论。

有听众问，如您所说，中美之
间由于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使两国
很难做哥们，那么，美国与台湾能
不能做哥们，与日本能不能做哥
们，与法国、德国能不能做哥们？

王先生说，说实话，我们与台
湾、日本都是哥们，因为彼此的价
值观非常接近。不要说政府，像马
英九等人，他们曾在美国读书，有
着与我们相同的价值观。我在台
湾与上上下下的人交往，就像是家
里人一样，没有任何隔阂。我们与
台湾、日本、英国、法国之间也有分
歧，也有矛盾，但价值观相同，因此
彼此信任，成为不折不扣的哥们。

有听众问，作为一名华裔外交
官，你在中国工作，是优势多一些，
还是挑战多一些？

王先生说，说实话明两个都
是。我时常接触学生和普通老百
姓，我的肤色和语言使我具有一定
的优势，交流比较顺利。但恰恰正
因为如此，他们对我的期望值就会

很高，希望能够站在中国的角度考
虑问题，可我做不到，常常被骂忘
本，因此又是挑战。

有听众问，今年恰逢甲午年，
一百多年前，日本通过武力在中国
得到了许多利益，包括钓鱼岛的管
理权。那么，对于眼下剑拔弩张的
中日关系，美国应该持什么态度？

王先生说，对于钓鱼岛的主权
问题，美国政府的立场是没有立
场。我们希望可以找出和平解决
的办法，为此，2012年我们曾派出
资深外交官为双方劝架。除此之
外，我就不晓得美国政府还能做什
么。我们不可能要求中国或是日
本应该怎么做，我们既没有这个权
力，也没有这个力量。

有听众问，美国是个非常实际
的国家，在处理许多重大问题时，
除了价值观，更多地是考虑利益，
是这样么？

王先生说，我个人认为，假如
世界上只有利益就好了。我们做
人都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很多利
益关系，但也有哥们关系和各方面
的关系，为什么国家之间就不能有
价值关系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本来就很复杂，并非只有利益。我
喜欢一个人，即使他对我没有利
益，我也可以对他好。这是文明，
不是利益。你看到外边一个人被
抢，你去帮他，你们之间没有利益，
只有文明和正义。举个例子，二战
后，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迅
速崛起，我们有没有反对，没有，我
们还帮他崛起，为什么，我们不认
为他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但如果
我们与另一个国家在价值观上分
歧很大，你的崛起当然会令我担
心。因此对于中国的崛起，我们不
是遏制，而是担心。不光我们担
心，东南亚也担心，原因是他的透
明度，他做事的方式，他把自己的
人民投入监狱的方式，对我们有威
胁感。如果中国社会能够更加公
开，能够给人民自由，给媒体自由，
我相信，我们的威胁感就不会那么
深，反应也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有听众问，对中国了解多是否
被选中做中国大使的机率就高？

王先生说，能够提名一位了解
出使国情况的大使当然是再好不
过的事。假如他对中国不够了解，
但身边有了解情况的得力助手，也
不会影响把正常的看法传达给华
盛顿。骆家辉就不是一个中国问
题的专家，但他愿意听取职业外交
官的意见，从而弥补了他的不足。

有听众问，今年 3月 1日发生
在昆明的恐怖暴力事件，致使29条
无辜的生命被剥夺，但作为对价值
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美国却迟
迟没有作出反应，而马航失联的下
落尚未被确定，美国却早早表态，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先生说，我以为，只要你杀
了无辜的人就是恐怖分子，这是毫
无疑问的，理应该受到严厉地谴责
和批评。而美国政府对此反应迟
缓，我认为是由于两国政府对一些
问题的看法不同，尤其是对新疆、
西藏问题的看法，缺乏对中国足够
的信任，因此对中国提供的信息不
会在一秒钟内作出大家期望的反
应，需要做必要的核实、确认，而且
格外小心。假如这事发生在英国，
美国就会对一切深信不疑。

……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

了，听众仍然意犹未尽。大家一方
面钦佩王先生诚恳，坦率的表述和
睿智、精彩的回答，更惊异两个多
小时的对话，王先生几乎是用中文
完成的，尽管他一再表示自己中文
很差。为此，我们不得不更加敬佩
他作为职业外交官深厚的学养和
文化底蕴。（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
人审阅，摄影：孙殿涛）

价值观不同 民族感太强

中美两国难成哥们儿！
——美国驻华使团副团长王晓岷博士纵论中美关系

本报记者 孙殿涛


